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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茶 馆》语 的
,美

学特 征士"
范

胡 铸

老舍名剧 《荼馆 》的语言,具有极其诱

人的魅力。然雨,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何处

呢?

体现在
“
真正的原味儿

”;①

体现在
“
从一句话里看一个世界

”;②

体现在
“
用幽默的话,写出令人心酸的

语言
”·③

概言之,体现在司空图《诗品 》极为标

举的、雨现当代文学中又极 是 少 见 的
~流

动
”

美上。

真正的原味儿

“
流动

”
是我国古代诗歌美学中一个重

要范畴。谢眺尝言
“
好诗圆美,流转如弹丸。

”

(《 南史·王筠传 》)司空图深入地思考了其

茭奥: “
若纳水辖,如转丸珠。夫岂可道,

假体遗愚。荒荒坤轴,悠悠禾枢 。 载 要 其

端,载闻其符。超超神明,返返冥无。来往

千载,是之谓乎 :” (《 诗品·流动》)流动

本是江河的自然存在形式,涓涓而来,滔滔

雨下,随物赋形,川流不息。作为人们所追

求的艺术美,它 则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细

密臻圆后的活脱,是积滴水而成破嘿流的柔

婉之极后的力度,是采精英熏得茶汁稠的烂

漫之至后的平淡。欲臻此境,古人深感
“
非

知之难,能之难也
”;而处在文学的观念、

题旨与语言均发主大震荡的二十世纪中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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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家们,能之者更难乎其难。有之,当首

推老舍先生的名剧 《茶馆 》。

如果说郭沫若的语言仿佛雷劈斧砍雨就

的山岩,遒劲有力而难免嶙峋 ;如果说叶绍钧

的语言好象太湖潮退后的沙滩,平平展展却

未免单一,那么,老舍 《茶 馆 》的语 言 则

首先如甘泉一般,是纯净清冽之液态。这种
°
简单的、有力的、可读的,而且美好的

”
④

文学语言,体现出一种极为圆润的流动美,

是真正的生活的
°
原味儿

”
。

《茶馆 》语言是一种地地道 道 的 大 自

话,它的句式是极为活脱的。

在汉语口语中, 阝零句是根本
”, “

零

句没有主语——谓语形式。它最常见于对话

以及说话和行动参杂的场合。
”
⑤郭沫若 《屈

原 》中的对话,往往是大段大段演说式的,

排列整齐,零碎句子较少。这固然便于抒发

火一样的热情,表现雄伟瑰丽的诗意,但究

竟不能不使人感到与生活有点
“
隔

’
。但在

《茶馆 》中,却绝无拗句长句,而是充满既

短且零、明白雨又干脆的句子,是道地的生

活对话。例如,特务冷不丁地抓住
“
大清国

要完
”

这话把儿要带走常四爷时,常四爷一

楞神儿,既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这 个 问 题 上

来,又不得不略微回忆一下t一因为他WlJ才

那话实在是随口说的,尽管不能说不是出自

内心,但压根儿没想到会被人当作
“
反大清

国
”

的罪证。这一切没有文字旁白,只 通过



“
我,我爱大清国,怕它完 了

”
一 台 词 便

真切地表现了出来。试想,如果拿掉这第一

个
J我’

字,或将这个名词性零句改为舒缓

的整句
“
你是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吗

’,那
恐怕特定的戏剧情景和口语韵味就剩不了多

少了。          ∴

主语省略的动词性谓语句在 《茶馆 》中

俯拾即是,这句式不但具有通常简单干脆的

作用,有时还能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 ;如常四

爷的
“
要抖威风,跟洋人干去

’,是针对打

手二德子的挑衅的,不加主语,语气便有了

轻蔑的意味,同时还隐隐传达对不止眼前这

一个
“
二德子们

”
的贬斥。

最常见的零句也许莫过于叹词构成的独

词句了。我们曾对郭沫若 《屈原 》和 老 舍

《茶馆 》分别作了统计, 《屈原 》中共用了

九个叹词: “
啊、哼、唉、哦、 哎 、 吓 、

唔、哎呀呀、嗯
” (不包括

“
啊

”
的异体字

“
呵

”
和一个不规范 的 叹词

“
唬

”
)凡 130

次 (包括异体和生造的 ),其中用得最多的

是
“
啊

”
、 “

哼
”,各达30次,这显然与其

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感情有关。雨 《茶馆 》

中用了
臼
唉、哼、嗯、嘧、哟、哎哟、喝、

啊、那、嘿、得、哎、嗨、呀、呸
”,凡″次。

相对于各自全篇总字数雨言,两者用的总量

(次 冫差不多 (《 屈原 》全剧字数约比 《茶

馆 》多一倍 );但老舍笔下的叹词显然有着

自己的风格:变化繁丰——著作用字量一向

不多的作家却舍得用十五个叹词,看来是因

为叹词上的不同很可以反映感情上的细微差

异;更生活化———般说来, 〃
啊

”
出现频

率最高的地方多半是学生腔较重或情绪非常

强直的诗歌申9日 常生活里,老那么
“
啊

”

“
啊

”
的并不常见, 《茶馆 》中的

“
啊

”
只

用了四次,更多的是
“
唉、哼、嗯、哟

”
之

类生活气息较浓的词;同时也更有地方色彩

⊥—诸如
“
喝、得、晾

”,那北京味儿特浓。

五四以来,追求口语化的作家如入了春

的花儿,越开越多,无论是 《暴风骤雨 》的

关东气、 《小二黑结婚 》的山药蛋味儿,还
是 《内奸 》的江浙音,都使人感到亲切。然

而,大概最成功的也就是最具有北京情韵的

应算老舍了。他的人物是北京城中的,他的

感情是北京人的,他的语言更是地道的老北

京的。北京话虽说是普通话的基础,但毕竟

是一种地方语,这种语言上的地方色彩在作

品中一般突出地表现在词语选用上。当北京

话和普通话有同样的词语可供选择时, 《茶

馆 》选用的是前者。然 而 《茶 馆 》中 用 方

言词汇,如水中之盐,只使人觉得有味而无

形。原因似乎在于老舍。大体上,掌握着这

样一条标准:方言词基本词紊与 普 通 话 一

致。例如 :

觉得—— “
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,洋绸,

更体面,″

怎么—— ￠
怎么着?我碰不了洋人,还碰不 了

你吗?”

现在-ˉ “
现而今,宋恩子,该怎么说啦?°

“
北京语汇里,形容字是很丰富的,但

直接单用形容字,就不免有
‘
干暾儿

’
的毛

病,必须加状语或迭用,来显示 话 言 的 活

泼。
”

⑥ 《茶馆 》那生动活泼的北京风味与

此也不无关系,如迭用 :

有味一一
“
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

”

硬朗一一
“
老掌柜 你硬硬朗朗的吧:”

痛快一-“永远没个痛痛快快
”

《茶馆 》全剧仅三万余字 (包括演出提

示等 ),但其中语气助词就用 了近600个 ,

这在一般剧作中是罕见的。正如吴同宾先生

分析 《龙须沟 》时所指出的那样: “
这些词

揉在句子中、是那样天衣无缝,并不感觉到

这些语气词的存在。若把这些词都取消,或

压缩成简洁干脆的语句,反而不能这样传神

地表现⋯¨。
”

⑦可是,老舍笔下的语气词

不但能显示口语的魅力,使人
“
读起来舒畅

悦耳
D,而

且更能使那种特定的 地 方 味 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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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溶解

”
在整个旬子中,使你既享受到北京

话的美趣而又不致产生方言入剧 的 生 涩 之

感。

话剧语言耍求说的是什么词儿一听就明

白,“囚为只有观众听懂了,才能打动他们的

心
”

③因此,不应运用那些需要上下文串起

来反复琢磨甚至要加注解才能听懂的土话、

行话——尽管我们不同意一些同志对周立波

等好用土话的批评,我们认为小说中是不妨

那么作的。在这一点上 ,《茶馆》比老舍的另一

部力作 《龙须沟 》略胜一筹,虽说其中可以

找到如把鸟的叫称为
“
哨

”
(“还是黄鸟吧?

哨的怎样?” )之类的不大常用的词,但毕竟

那词 《现代汉语词典 》也收了。至于如 《龙

须沟》中那些
“
日崩西直门

”
、

“
这不结啦

9

之类在北京方言区以外容易影响演出效果的

土语是极难发现了。

从一句话里看一个世界

诗歌散文的语言可以是一潭碧水,静静

地倒映着各种风景:小说也能容纳那一沼浅

绿,几乎不动地含情映花。话剧却不然,它

的语言应该是
“
流

”,应该是充满动作性,

带有相当冲击力的
“
流

”
。 《茶 馆 》的语

言,不仅仅是带
“
原味儿

”
的甘甜的

“
泉

”
,

而且是飞雪溅玉,喷涌而出,奔泻而下的清

湍之流。

在这条具体可见的语言清流之中,几乎

每一颗水珠都
°
折射

”
出丰富的色彩,每一

个浪头都具有强大的冲击力。在这里,作家

把生活矛盾的形戚和发展、人物之闯关系的

显现和变化、心情交往中的意愿抵触和感情

交流⋯⋯ °
动作

”,压缩在语言中,通过台

词的水珠使它们得到了直观的体现,使人们
“
从一句话里看到了一个世界

”
。

在第一幕中,茶馆的房东,标榜实业救

国的阔少秦仲义来到这里,想踏勘一下,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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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儿可以儆货栈,哪儿能够安柜台⋯⋯,谋画

着收网房子办一个
“
顶大顶大的工厂

”
。但

是,这个厂子又不是一下子能办起来的,因

此,还不能立即抽田房产,只能尽可能多地

筹集资金。这时,他向茶馆老板王利发提出

了
“
长房钱

”
:

小王,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往上提那么一提

呢?当年尔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,还不够我喝

茶用的呢!

这段话在《茶馆》中是很不起眼的,却 同样蕴

含了相当丰富的潜台词。秦伸义尽管同王利

发一样,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,可有道是
“
拄拐杖的孙子,睡摇篮的爷爷

冖,腰包粗

了,辈分也就
“
长

”
了,于是他老气栈秋地

开口
“
年轻人

”
闭口

“
小王

”
。当时的社会

背景正是政治改良派
“
问斩

’,保守派得势

于一时,对此,缭新阔少是既郁闷不满而又不

无自信。他在要求
夕
长房钱

”
的同时,又偏:

偏把这房钱说成是
“
不够喝茶用的

°,微不

足道的。寥寥数字既抖了阔气;又告诉王利

发房钱也必须长—— “
你付得太少了,别再

想赖了
”B还免得他自已被人理解为米汤皮

熬油,虱子趑抽筋的角色—— “
我并不是一

定要多收这几个小钱,但 ‘
宽待

·
不 能 无

边
”;更借此

“
镇

一
镇

”
茶馆中那些提笼架

鸟、吞茶吐烟、救国无方、败国有术的封建

贵族、瘠子之流—— “
你们虽然在政治上还

能威风一时,经济上可难免节节败退
”

。然

而,这丰富的内容又是通过商量委婉的句式

表现出来的: “⋯⋯是不是⋯⋯提那么△提

呢
”,真有那么种

“
平易 近 人

” “
宽 宏 待

人
”

的气度——但说
“
平

’,其中就已肯定

了实际上的高人一等;而说话者自己意识到

要
“
平易

”,那他的 地 位 更 是 比 一般 的
“
高

”
还要

“
高一等

”
了。

对此,裕泰茶馆的年青掌柜 也 毫 不 含

糊,一听对方开口就知道不是好事儿。马上

应道 :



二爷,您说的对,太对了!可是,这 点小

事用不着您分心,您派管事的来一趟,我跟他

商量,该长多少租钱,我-定照办:是 :噍 :

这个玲珑的王利发,他先顺着
“
秦 二 爷

”

说,先替他
“
挠痒

”,满足这阔少在贵族们

面前的虚荣心和希望发泄不 满 的 情 绪——

“
这房钱在您眼里是俩小钱儿,算不得一回

事,因 为您的财富
‘
全北京城谁不知道

’
。
’

可是, “
您既已是钱多便不该在 乎 这 两 个

钱,不该
‘
分心

’
,您抬抬手我 不 就 过 去

了。然而,在这大庭广众之下,我不能和您

讨价还价,因为我不能把您惹急了——那您

说不定会干出
‘
收房

’
什么的事 儿 来 。 同

时,我还要顾及我这虽小好歹还算一个
‘
掌

柜
’

的身份。再说,您现在也设说定长多少

钱,这我可以从从容容地与您的 帐房 去 商

量⋯⋯。
”

这几句话及其内涵使得秦仲义也

不由得不赞叹: “
比你爸爸还滑。

”

《茶馆 》的语言是流动的,由于它没有

一个总的贯穿始终的事件,采用的是
“
以人

物带动故革
”

⑧的写法和
“
展览 式

”
⊙ 结

构,这就决定其语言动作具有独 特 的 流 动

性: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条动作线,但作

家在剧中却是只撷取一段,甚至只是一点 ,

即
“
我们知道他们一辈子的事情,而只挑了

一两句话让他说
”

④;而这个片断与那个片

断之间尽管多半在表面上没有直接联系,却
存在着潜在的有机的统一性。例如,第一幕

写到康顺子因被卖给太监作 老 婆,又 饿 又

气,昏了过去。这时,作家在幕落之前安排

了这样一段场景 :

庞太监:我要活的,可不要死的:

〔静场

茶客甲: (正与乙下象棋 )将 !你完啦 !

茶客甲的语言动作似乎是个孤零零的元素 ,

如
“
三十晚上打狍子——有它过年,无它也

过年。
”

其实不然,它是处在
“
不断的发展

过程中
”
, f从别的动作中生发出来,⋯⋯

引起别的不同的动作
”
②的。这里尽管只有四

个字,可是这四个字凸现了茶客甲乙两人在

整个第一幕申的动作线:身处变幻的风云之

中,却麻木冷漠,不闻不问,连谭嗣同是谁

都不知道 (这对政治维新派失败的一个原因

——“
脱离群众

”
亦不无暗示),只 管自己闷头

下棋。到这时,幕终了,棋也终于
“
决

”
出

胜负来了。更重要的是,这四个字所凸现的

茶客的动作线被有机地组织进了全剧的动作

线之中:前面庞太监的 那
〃
要 活 的

’
台 词

是就康顺子而言,但在剧中又具有象征性的

意殊,象征着封建势力垂死挣扎的哀鸣;而

茶客甲的话恰好在
“
无意

”
中来了个当头棒

喝,宣告了清王朝的彻底灭亡。同时,这几

个字不能移动——只能用来葬送第一幕的时

代,而不能用在后面两幕的结尾,因为后面

两幕中都投有必要的情景条件和语言准各。

这种内在的流动性,使动作的延续、场面的

转换,显得朴素自然。在这
“
老裕泰

”
中,

人物的动作并没有集中于同一方向,每人都

是按自已的意向活动,按 自已的动作线去发

展,形形色色的人物或明争暗斗、或互诉衷

肠、或独往独来⋯⋯,这一朵朵的动作浪花

折射出了ˉ幅幅不似
“
戏

”
而胜似

“
戏

”
的

真实的生活画面,并进而在
“
搦 示 社 会 罪

恶,埋葬罪恶社会
”

这主题力量同社会断面

的展览式结构二者的有机绾合中,做到了全

剧的统一。

《茶馆 》语言不但反映出
“
人各有貌 ,

神情毕肖
”,而且更揭示出

“
每个人心里都

有很多东西
”

③,几乎每个人物都是一个丰

富多彩的独特的世界。仅就王利 发 这 个 人

物在一天中的活动来看,是如此的复杂多变

而又和谐统一,截然不同于我们在不少剧作

中看到的贴着
“
吝啬

”
、 “

慷慨
”

之类性格

标签的类型化人物:他 自私却舍得送茶给没

出息而还不失为
“
街面上混

”
的唐铁嘴喝|

他在劝架时内心向着正直的常四爷,却在常

29



四爷送面给那卖女儿的乡妇吃时泼冷水 :“这

路事儿太多了'太多了 !谁也管不了
’:他怕

强横蛮硬者却又能圆滑地应付;他鄙视弱小

贫穷者却并不是
“
轰出去

”,而是请他(她 )

°
该外边活动活动去!’

 臼
出去吧,这里坐

不住
”
。

《茶馆 》中的性格是独特丰富的,又是

在互相撞击之中、在与社会的撞 击 中发 展

的,困 而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发展和发展中的

丰富。而人物语言随性格发展而变化,语言

变化又反映了性格发展,水乳交融,极其朴

素自然。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中,宋恩子和他

的儿子分别敲诈了中年时的和老年时的王利

发,他们都在威胁一番后抛下句话急匆匆走

了。对此王掌柜两次回答是既不同又同——

态度上前面是委曲地肯定,后面是嘲弄地否

定,但都包含了强烈不满‘既同又不同——

风格上都幽默而不直率,但前面是被动地夸

张,后面却是反守为攻地反诘 :

(第
=幕

)我忘了姓什么,也忘不了您二位这

回事:

(第三幕 )不怕我跑了呢?

用幽默的话,写 出令人
∷    心酸的语言

《茶馆 》语言不仅在诃句层 上 是 圆 润

的,性格层上是流动的,情韵层上也是极富

厚度而又滑润的。而这一情趣的极富厚度之

滑润的形成,实在地离不开其独特的幽默。

如果说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几乎离不了

给人物起绰号,如果说老舍先生在 《老张的

哲学 》等早期著作中,还为着
“
文字不一致

能帮助一些矛盾气,好使人发笑
’

而
“
把文

言文溶解在白话里
” (例如

“
王 德 开 始 明

白:用拳头往别人上打,雨且不必挑选地方

的,谓之打架Ⅱ于是用尽全身力量 喊 了 一

声: ‘
打

’
!” );那么, 《茶馆 》那用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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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纯正的大白话表现的幽默显然在技巧上要

丰富雨清圆得多了。

事物的倒置是 《茶馆 》中
“
笑

”
的一个重

要源头。 “
我工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∵出自

逃兵老陈的口,说的是凭自己的身手,满可

以教训教训宋恩子,但接着,除了语调重音

变化之外,这句话又原封不动地从宋恩子嘴

里吐出, “
没有枪干不过有枪的,⋯¨我一

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
”,同一句话被倒置成

对逃兵的威胁。转换跳脱是
“
笑

”
的另一个

源头。第三幕中太老杨上场卖货,有套唱词
“
美国针、美国线、 美 国牙 膏 美 国 消 炎

片⋯⋯”
,当他被庞四奶奶名买实抢地拿掉

两双袜子后,赶快唱上
“
美国针、美国线,

我要不走是混蛋
”,原先的唱词被巧妙地移

掉了,在仿似的基础上造成了跳脱, °
产生

于一个忽然化为乌有的期待
’

⑦的
“
笑

”
便

嘎然而生。这种心理扑空式的
“
笑

”
更多地

是由人物的机智的对话造成的,如小宋恩子

急着敲诈那似乎还不肯听从摆布 的 王 掌 柜

时,突奉命要赶去镇压示威群众,只得留下

两句威胁的话就走,想不到王利发软中带硬

嘲弄地回了一句: °
不怕我跑了吗?” 气得

小特务暴跳如雷,而观众则立刻 由出 乎 意

料,丽叉在情理之中的机智答话引起了畅怀

的太笑。

作为一个大作家,大概极少有像老舍这

样
″
不断的学习各种文艺形式的 写 法

”
⑤

的,熟练地掌握了曲艺写法的老舍,在 《茶

馆 》中也多次运用了曲艺的修辞技巧。押韵

合辙是曲艺的一大特点,在 《茶馆 》中,这

个特点则与转换跳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。
“
改良!改 良!越改越凉,冰凉!” 每一小句

的结尾都是
"。

n,听来只觉得是
°
改良!改

良!越改越良⋯⋯”
,不料最末来个

“
冰凉

”
,

原来由同音反复而积累起来的心理期待猛然
“
翻车

”, “
笑

”
由此而生。谬解是相声中

常用的手法,它通过对词语的不正确的解释



(或望文生义,或巧言机辩,或胡搅蛮缠 )

作出荒诞而又另刂有意 味 的 理 解。⑩雨 《茶

馆 》中的谬解,则成了老掌柜批判那荒唐世

道的一个巧妙的武器 :

小唐铁嘴:二位,今天可够忙的?

小宋恩子:忙得厉害 :教员们大暴动 :

王利发:二位, 
“
翠谬

’
咚了净小, 口刂:罨

动
°
啦?

谬解有时又与
“
飞白

”
辞格结合,如

°
我要

组织一个拖拉撕
”, 搀华唧

⋯⋯不雅 :华

进来,拉进来,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
°

。把

垄断组织
“
托拉斯

’
飞白成

“
拖拉撕

”,既

表现了小刘麻子之流社会渣滓的无知,又让

他们不打自招了自己所代表的恶 势 力 的 本

性。在对话中,当说到联系起来很明确而断

开来则会使人误解的两句话时,由另-位从

中
Ⅱ
垫

’
上一句,故意引导听众 走 入

°
歧

途
’

。这种
“
垫砖

”
手法是相声中抖响包袱

的一个重要方式,就这一点来说, 《茶馆 》

中有几段台词简直就 是 一 个 极 妙 的
〃
段

子
”

:

王利发:唐先生,你那点嗜好,在 我这儿恐

怕⋯⋯

唐铁嘴:我已经不吃大烟了!

王利发:真的?你可真要发财了!

唐铁嘴:我改抽
“
白面

”
啦。

假如中间王利发不
“
垫

’
上一句,而由唐铁

嘴一气说完两句话,那就简直无一点喜剧性

可言了。

幽默与含蓄是一对孪生姐妹 ; 在 《茶

馆 》中她俩更是简直形影不离。第三幕中,

'早年立志维新的资本家秦仲义在
“
事业

”
失

败后,极为沉痛、愤懑而又故作轻松地说 :

“
应当劝告大家,有钱哪,就该吃喝嫖赌,

胡作非为,可千万别干好事!告诉他们哪,

秦某人七十多岁了,才明白这点道理!他是

天生来的笨蛋。
”

这是真的劝告大家要那样

吗?还是反语,说
“
大家要都干好事,跟我

学
”?不,都不是。这是通过结果之荒唐对

原因之荒谬的有力揭露,是对
臼
鸾 凤 伏 窜

兮,鸱枭翔
”

的社会的泣血控诉。

柏格森指出
“
为了击中要害,笑就必须

是思考的产物
’

Cl。 《茶馆 》幽默的形式是

完美的,但这种完美的形式与深刻的思想是

如乳中之水,极难区分的。
“‘

笑
’
是一种社会姿态

”
⑧。因此它

常常用来讽刺挖苦那些丑恶的东西。在 《茶

馆 》的
“
笑

”
中,既有对那三个黑暗时代的

批判,也有对豺狼猪狗的讽刺;既有旁观者

的侧面奚落,又有丑怪们的
“
自我暴露

’
。

第三幕中,当小刘麻子用
“
这儿属市党部沈

处长管
”

吓跑了收电灯费的,还得意洋洋,

冲着王掌柜自夸道: “
你不听我的行不行 ?

你那套光绪年的办法太守旧了!’ 王利发表

面应和
“
对 !要不怎么说,人要活到老学到老

呢!我还得多学
”,实则是以古老的褒义劝

学格言对日趋荒唐的世道的讥讽和对在荒唐

世道中愈来愈不适应的自已的解嘲。

而这种滑稽讽刺一旦与警策 结 合 在 一

起,讽刺之刃便加上了哲理之钢 ,威 力 陡

增。所谓警策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就是老

舍先生所讲究的
“
一针见血

”
的

“
总结性句

子
”,在全剧的各个节骨眼中,不时地点一

下,使气势为之一振。例如: “
这年头就是

邪年头,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
”,在这年

头, “
一句话说错了,什么都可 以 变 成 逆

产
”;在这年头, “

我爱咱们的国呀,可是

谁爱我呢
”;在这年头, “

死马 当作 活 马

治?那是妄想!死马不能再活,活马可早晚

得死 !” 幽默,极大地加强了这些语言在人

物内心中、在戏剧情景中、在观众胸怀中的

情感震荡。

《茶馆 》的样式,或曰悲剧 , 或 曰喜

剧,各持之有据,言之 成 理。其 实9这 正

反映了它的重要特点: “
含泪的微笑

”
。作

家从人物的悲剧中发现了历史的喜剧,在对



会碘的嘲弄中又寄托了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深

切同情。 “
微笑

”
使

“
悲

’
更具有震撼人心

的力量,也逻免失之于呆板; “
含泪

”
使则

“
笑

”
挖出了思想的深度,不致流于油滑。

这是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有机融合。 “
平常都

说小两口儿,哪有小三口儿的呢?” ——两

人合娶一个老婆,说的若是某种奇风异俗 ,

自然使人可笑之余,尚觉有趣。 但 在 《茶

馆 》这特定情景中,当兵的卖命受苦,连份

儿家都安不起,临了冒死逃出,卖了自己唯

一的依靠——大枪,也还是只能各
“
娶半个老

婆
”
。短短一句幽默的台词,包含了老舍先

生对旧社会中穷大兵悲惨的深切同情,也包

含了对妇女可怜地位的深切同情,观众是未

曾开颐已觉揪心。老舍先生自 己也 曾说 :

“
我在 《茶馆 》里,形容一个算卦的抽白面

儿。他把白面儿装到哈德门烟 上 抽,叫 做
‘
高射炮

’
。哈德门烟是英国货,白 面儿是

日本货。他抽得很得意,说: ‘
大英帝国的

烟, 日本帝国的白面儿,两个大帝国伺候我

-个人,多造化 !’ 这句话概括了帝国主义

是怎样侵略我们的。用幽默的话,写出了令

人心酸的语言。
”

⑩

吸取曲艺等各种文艺样式的营养,极为

圆融地运用倒置、转换、折绕、垫砖等种种

手法,在笑声中塑造人物性格,在笑声中寄

托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,在笑声中埋葬三

个罪恶的时代,这就是 《茶馆 》的幽默。而

这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力量

的
“
含泪的微笑

”,又如盐着水地
°
溶

’
入

了极生活化但又极规范、极地方化且又极通

俗的大白话之中,情趣的流动、性格的流动
口

词句的流动,三个层次汇合而形成了一股充

满动作性的语言清湍,味鲜浓而无
“
调料

”
之

杂色,力千钧却无斧凿之痕迹, “
如万斛泉

源,不择地而出,在平地滔滔汩汩,虽一日

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而不

可知
”,这就是 《茶馆 》语言的

臼
流 动

”

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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